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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涉及部分电影情节透露） 


十场放映泪与火：10个在台港人看到的《时代革命》与《少年》

“我们都在电影里寻找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明，在前一生曾经活过的证明。”

第58届金马奖 风物 深度 香港在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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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晚，流亡来台已两年的 Jacky 与390位观众一起在台北信义区最大的Muvie TITAN影厅观看了

由周冠威导演的纪录片《时代革命》。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黑底白字的“香港人制作”，Jacky 再也忍不

住情绪，在黑暗的影厅中带头大喊：“光复香港！”

四面八方本在低声啜泣的人，此时也立即在黑暗之中呼应：“时代革命！”又有人喊“香港人，加油！”口号

结束后，是一段持续几分钟的鼓掌声，直到开灯散场，仍有许多人在座位上未能起身，久久不能平复。

这样的场面在2021年台北金马影展的每一场《时代革命》放映后，一再地出现。人群之中，你好像很难分

辨哪些观众是台湾人或普通的金马影迷，而哪些是特地来观影的在台港人，直到广东话的口号淹没了影

厅。

这部记录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夺得本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而另一部关于香港的剧情片《少

年》则入围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剪辑，虽最后未能获奖，但两片都曾在开售后数分钟内全数售罄，一票难

求。而自《时代革命》放映第一日起，该片就日日蝉联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

据公开售票记录估算，《时代革命》与《少年》自11月15日起至11月28日，总共在金马影展放映10场，

总观影人数超过3600人。据不同场次内的10位在台港人向笔者估算，假设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为港人，亦

即有超过千名在台港人入场观影，极有可能使台湾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多香港人看到这两部电影的地方。

当过千港人在大荧幕上看到了这两部不能在香港公开播映的电影，笔者与其中10位，包括流亡港人

Jacky、Jason、Keith，在台港生Chris、Krystal，全家移民台湾的“和理非”马先生，曾做“家长”的移民

Color，移居台湾工作的阿欣与文学编辑K，一起聊了聊这两部香港看不到的香港电影。

曾剪辑大量文宣影片的流亡抗争者 Keith 早已阅尽反修例运动的所有纪录片，他特地搭四个小时的来回火

车到台北看电影。“《时代革命》是里面最好的一部，”他说。

10场放映有伤心与感动的眼泪，也有未燃烧殆尽的怒火，有人在片中看到自己 full gear 的身影，有人看

到救过自己的人，有人像是读了一本未完的历史书，有人想起那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想起那些不可替代的

爱与伤痕。他们有什么想对导演说，对片中人说，对香港人说？



《时代革命》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冠威未有赴台出席颁奖礼，大会播放其两分钟的得奖感言。图：Youtube 截图

在电影中看到“前世的自己” 


26岁的 Jacky 自2019年6月起参与抗争，在理大事件中逃脱，因同一小队的队友被捕而流亡来台。《时代

革命》记录了许多他熟悉的画面，有几幕特别清晰，是因为他认出了自己。

“有些画面里，我见到自己在前线，”他说。他不方便透露是哪一个场景，但那是在电影跟拍的一位社工系

大学生“蛇仔”附近，“那是夜晚，我认得他附近的一个人是我。”

片中的另一位受访者“Nobody”则是车手小队在前线负责帮人撤离的抗争者，也曾救过 Jacky。“我试过在

旺角，有人说走啦，杀到来啦，即刻上车啦，应该就是他。”那些家长车曾不止一次帮他安全撤离，但他直

到看了《时代革命》才知道，这位帮众人搭起逃生路线的“Nobody”原来也跟他一样，在运动后期受困于

香港理工大学，差点出不来。

另一位24岁的流亡抗争者 Jason 曾在运动初期被捕，目前在台湾的大学就读，两年前也曾在美孚附近被家

长车所救。电影中拍摄的哨兵 telegram channel 与 HK Map，是他在前线时必看，但电影的纪录让他第

一次知道这些哨兵是怎样分工运作，才能清晰、高效率地给现场的人提供即时信息。曾参与香港中文大学

抗争的流亡者 Keith 则说：“我最接近被捕的时候，都是刚好没有时间看 HK Map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有

用，救了我很多次。”

电影中记录的社福界罢工与11月“黎明行动”全港三罢，都遇上一些反对罢工的人，这也让 Keith 想起当时

的愤恨。运动中期，从前线稍微退下的他也尝试过做一些“和理非”的行动，例如与朋友一起跪在地铁站门

口求人罢工 “我们身上挂著纸牌 上面写：我愿意为你挡子弹 你愿意为我罢工吗？”他记得那 年的爱



口求人罢工。 我们身上挂著纸牌，上面写：我愿意为你挡子弹，你愿意为我罢工吗？ 他记得那一年的爱

与恨都特别强烈。“这好像是完全不平等的一个诉求，当时我好恨那些爱上班力量，觉得他们的良心在哪里

呢？”

两年后，他再看电影，比较能理性看待香港人难罢工的经济结构因素，但也从电影中再次理解了自己当时

的情绪。“电影对香港集体情绪的描写，跟我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他中学时参与雨伞运动，“之后那几年

经历的政治绝望，到反修例是绝望后的反弹，再到警黑合作让我的仇恨加强，真的想通过破坏实物来宣泄

仇恨，这一切我都有经历。”

这也是他觉得《时代革命》比许多外媒拍摄的纪录片都更好的原因。“因为周冠威了解香港，也了解香港人

的情感。”

包括Keith在内，每一位受访的流亡者都在画面中寻找著自己。“有几个人的声音很耳熟，我就觉得，是不

是我认识的那个谁呢？”时隔两年，他们都隐藏了那段过去，在台湾用另一个身份生活，而看电影的感觉就

像是“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我们都在电影里寻找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明。”他说，“在前一生曾经活过的证明。” 


举家移民台湾的53岁马先生，则因电影中的游行、连侬墙、人链等片段，想起自己曾做过的这些事。电影

中，四位抗争者最后流亡来台湾，参加了2020年的蔡英文选举造势大会与胜选晚会。马先生当时也在场。

“我记起当晚有班香港人在挥舞旗帜，我也在旁边一起喊过口号。现在回想，原来我也是电影里面那批人其

中的一个，来了台湾，仍然对香港很在意。”

而另一部《少年》虽是剧情片，但是基于现实情况改编，讲述了2019年运动初期，香港爆发自杀潮，一群

少年为救一位想自杀的少女而全城寻人的故事。片中少女YY想自杀的原因很复杂，最后是否真的自杀，电

影也做了开放式结局。

但 Keith 觉得这才是真实。两年前的他也曾不断想，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街头？“一个人心里的困惑、孤单、

绝望，可能在当时可以靠一起去行动来化解，但在过后怎么解决，不是单纯的生或死可以回答。”

68岁的“家长”Color来台一年多，在观看《少年》后坦言自己一直不明白年轻人想自杀的真正原因。“我们

这个年纪的人，真的不知道少年在想什么，不知道想自杀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即使看了电影，她也还

是不明白。“但这也的确就是现实。”

“《时代革命》也有播放自杀少女的遗书，但我们知道的就只有那么多，就算是梁凌杰，我们到现在也对他

一无所知，你只知道报纸说他身体健康，家庭正常，但你不会知道他在运动中见到什么，经历过什么。”成

年人对少年的不明白 是真实的 对许多自杀者的不了解 也是真实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A2%81%E5%87%8C%E6%9D%B0


年人对少年的不明白，是真实的，对许多自杀者的不了解，也是真实的。

《时代革命》剧照。网上图片

看了电影才知道的事 


《时代革命》中除了大量的抗争现场画面，还有许多当事人事后的访问与自白。受访者包括哨兵台的成

员、家长车台的成员“Nobody”、中学生V仔、大学生蛇仔与Jojo、销售员Runner、七一立法会的留守死

士Tiger、救护员morning、家长“阿爸”与“阿妈”，以及法律学者戴耀廷、记者何桂蓝、评论人李怡、“守

护孩子”陈伯、社工陈虹秀以及“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等。

虽然入场观影的在台港人不少都参与过运动，但这些访问还是传递了不少全新的信息，是他们看了电影才

知道的事。例如片中访问到8月31日太子地铁站外举著SOS旗帜请求入站救人的救护员 morning，原来是

一位年仅14岁的中学生。

影片完整呈现了他如何在现场救人，还曾把自己的面罩脱下，给一位中催泪弹的普通市民。但在太子站事

件之后，他开始从“大爱”转变为一个对制度暴力产生仇恨的人。“很震撼，”Jacky 说，“我不知道原来那个

人只是中学生。在电影里面，他还穿著中学校服参加小组讨论，其实跟我们考DSE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身为前线抗争者，他一直知道有许多比自己更年轻的人上街，“但这样看到一个清晰的形象，特别觉得真是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另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是影片拍摄到有流亡者在《国安法》通过后又回到香港继续抗争。他在电影画面中

认出了受访者所处的那个房间。“他接受访问的地方，戴的黑色光复香港颈巾，我也有。”那是流亡者在台

湾受助的共同经验。“也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来过台湾。”

“我在台湾都听过有人会回去，但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很模糊的印象。”他说，“但当你真的看见一

个例子，讲完心路历程，知道他要回去的原因，就觉得很 respect他，很厉害，也同时很respect这部电影

讲出他的故事。”

“家长”Color与移居台湾工作的阿欣则被片中两位受访者诠释的online game概念启发。片中有人提到，

这个世代的人彼此连结和分工的方式，就像online game一样，是不需要见过面，在网上认识，然后就找

到自己擅长的“职业”，也就是片中拍摄的前线勇武、“魔法师”、哨兵、车手、telegram channel管理员

与地图组成员等等。

“这将运动的很多不同层面带出来，不只是暴力抗争的现场画面，很多后面的工作其实是你看直播也看不到

的，因为这些事的发生可以是没有‘场面’的，”阿欣说，“而电影就将这些人也勾勒出来。”

《时代革命》剧照。网上图片

另一个让Color与Keith都深受感动的细节，则是“守护孩子”的陈伯上街的真正原因。Keith曾几次在抗争现

场遇过“守护孩子”，“他们会劝你快走，但通常年我们都是敷衍一下，不会真的离开，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



谁，只知道是一班老人家。”看完电影，他才知道陈伯原来是来自马屎埔的农夫，知道原来2019年与2016

年的社会运动还有这样的连结。

2016年，13人因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冲击立法会而入狱，电影中解释，陈伯因为觉得反东北的时候年

轻人帮他保护农地而坐牢，所以才特别保护年轻人。“那个脉络是，当时是你们保护我的家，现在轮到我陈

伯来保护你们。”Color说，《时代革命》不局限于2019年，点出这样的历史连结，非常重要。

看一本未完的影像历史书和抗争百科全书 


“香港反修例的故事是很难讲的，太复杂了。”53岁的移民马先生说，“但周冠威讲得好好。” 


24岁流亡抗争者Jason对比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占领立法会》是运动早期的事件还

原，《理大围城》是在地狱深处直视绝望的深渊，而《时代革命》则是整理和还原了整场运动，是一个很

好的示范。”

“它就像历史书一样，让外国人也看得懂，而香港人看了则会有特别深的感受。”同时做到这两件事，他

说，“是功德无量的。”

如 Jason 所说，《时代革命》就像一本充分解释的影像史书，按运动发展的时序分为九章，涵盖了几乎所

有的标志性画面。对警察暴力的呈现，从6月中枪的教师杨子俊，到“爆眼少女”、“健仔”与“熊仔饼”中枪的

事件画面；对抗争关键事件的呈现，从勇武抗争的中大、理大前线到狮子山上的灯光人链与民主女神像，

无所不有，几乎是一本抗争运动的百科全书。

而章回体的设计，结合近身跟拍与事后访问，再辅以空拍镜头与少许动画，剪辑出一部逻辑清晰又不流水

账的电影。影片九章标题分别为“The begining of the end”、“和勇不分”、“警黑反噬”、“无力感”、“对

准政权”、“生死与共”、“黎明行动”、“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香港人”，把运动的发展分为9个

阶段，提醒观众运动的推进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背后有著内在的逻辑。

此外，众人都提到影片对运动分工的讲解和专有名词的解释，既清晰又生动。例如在影片第二章“和勇不

分”中，各种铁枝与竹枝敲击地面、敲盾牌、敲路牌、砖头敲击地面的声音，犹如战鼓般拉开勇武抗争的序

幕，不同角色的勇武抗争者一一出现在画面中：盾阵、哨兵、灭烟队、制作汽油弹、漆弹与水弹的“魔法

师”、撤退时帮忙喊“一二一二”的咪手（手执麦克风的岗位）等等。

而对运动中“如水”概念的讲解，电影用一个快转的空拍镜头解释了一切。在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庞大的

人群化为许多黑色的点，在警察追捕下迅速向各个方向散去，然后消失在四面八方的巷弄之中，不久后又

重新在 处出 个 真 感觉 就像水 样 处流 说 我 站在地 上



重新在另一处出现。“那个画面，你真的感觉到人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Color说，“那是我们站在地面上

从来没有的视角。”

《时代革命》剧照。网上图片

Keith 剪辑大量文宣影片，因此相当熟悉网络上的影片素材，“我会很容易认出《时代革命》中哪一段是来

自苹果日报，哪一段是南华早报。”但剪辑和访问的力量让电影变得比普通文宣片更加强大，“他时不时把

人的感情从现场的激烈画面中拉回来，做一些理性的回顾和思考，去理解和勇不分是怎么产生的，抗争的

自我牺牲是什么，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他觉得《时代革命》就像一本没那么学术的影

像论文，不只还原运动内容，也做了很好的分析与论述。

而从情感层面，Jacky 说，“周冠威的访问将 Nobody 变成有 body”，因此可以触动人心。一群无法以真

面目讲述自己故事的人，组成了一场没有脸孔的社会运动，而这些事后访谈则让他们能够对著镜头讲出自

己的故事和想法。“你会发现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而不只是表面讲自己在现场是

做什么位置。”马先生说，作为一个中年人，这更加深了他对前线年轻人的理解。

影片中的受访者何桂蓝说，自己在七一立法会事件直播时累积的名气，刚好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直播被

打的那一刻，释放出最大的政治能量。而周冠威则把自己拍摄电影《十年》累积的政治能量，用在了拍摄

《时代革命》。“这些访问之所以可以做出来，是因为片中人对周冠威的信任。所以这是只有周冠威才做得

到的纪录片。”阿欣说，“还好他拍了。只有他能拍。”



看到共享的爱与伤痕 


“为了救手足，少年跑遍了香港。他们觉得，快要救不到了，要永远失去，一个为了救手足而身陷险境的同

伴。他们只想在一起，因为一种不甘，一种绝望的孤独，只想并肩进退，撑得几耐得几耐（能撑多久是多

久），输也一齐输。香港的烂，少年看在眼里，但高楼下的人海，少年也记在眼里。‘香港不会因为你的死

而改变！’因此少年救手足。没有谁可放弃谁。少年求生。”

这是移居台湾工作的文学编辑K在看完《少年》后写下的句子。《时代革命》完整记录了2019年6月的集

体绝望与自杀潮，理大事件带来的集体伤痕与香港人集体身份的形成过程，而《少年》则聚焦在6月的自杀

议题。

在《时代革命》中，何桂蓝形容2019年6月的香港陷入了严重的自毁倾向。《少年》亦以女主角YY悼念梁

凌杰的画面作为开场，以众人抓住自杀少女的手为结局。Keith 对片中少年彼此之间的连结和张力都感同

身受。“我也经历过那种状态，很容易生气，不能接受伙伴的提问，因为那个时刻很危险，没有时间思

考。”

《少年》剧照。图：网上图片



“但大家又面临同样的威胁，就算你之前凶我，我还是相信我要死的时候你会救我。”他说，“手足之间的关

系，就是这么充满了彼此的矛盾和伤害，血淋淋的、血肉模糊的，但还是很亲密的，好像无条件的爱。就

算你真的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你还是会救他。”

他记得《时代革命》中一个中学生受访者说，最喜欢手足帮他戴头盔。“我也试过刚开始戴猪嘴的时候自己

换不了滤罐，就在街上随便找一个手足问，可不可以帮我换？他就真的帮我换。”到了2020年1月，他再次

上街，但已经没有那么前排，只穿著风衣。“就到我帮一些傻乎乎的少年换滤罐。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到

了这些傻乎乎的人要上场，而我反而却没有 full gear 了？”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行为，“其实很亲密”，他说。“好像那一瞬间跟那个人连接起来，可是也不会再见了，或

是再见到也不知道是彼此。”而这也是正是《时代革命》电影第六章“生死与共”所描绘的手足之情。

两部电影都记录了这种共享的爱，当然也有伤痕。Jason 曾经被捕，就像《少年》的情节一样，他和一起

被捕的人出来之后会保持联络，“有一种 bonding，是缘份，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被捕”。一同被捕的伤

痕也好像只有彼此能懂，“那是很纯粹的感情，爱不一定是跟血缘有关系的。我在手足里面感受到爱。而爱

的背后承担著什么？支撑著什么？”

是痛苦与责任。“你get到我痛苦，我get到你痛苦，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是因为你对这些事情有感觉。”

Jason 说。

两部电影在影展放映的时间刚好是11月，正是理大围城事件发生两周年期间。看著电影中关于理大围城的

画面，Jacky 明白自己与队友共享的伤痕与痛苦还没有结束。当日，他的队友被捕，如今还在等待排期上

庭。“但他却跟我说，既然你都成功离开了，就不要把香港的事这样放上心了，做一个新的自己吧。”而那

个会入场看《时代革命》的Jacky，显然做不到队友要求的事，所以他仍会在电影完场后，做带头喊“光复

香港”的那个人。



《少年》导演任侠、演员李珮怡与孙君陶出席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摄：陈焯煇/端传媒

香港看不到的，与台湾所看到的 


对看《少年》与《时代革命》，会生出一种荒谬感。如《时代革命》片头所说明，为保护受访者与制作团

队安全，所有人的脸都要打马赛克，全部使用化名，而部分受访者在声音访问后失去联络，因此由演员来

扮演，就连制作团队也只有周冠威一人是真名。再回头看《少年》，角色之所以能露出完整的脸，是因为

《少年》是剧情片，而没有脸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而两部影片都无法在今天的香港上映，片中受访者有的流亡，有的失去联络，林荣基也来到台湾，何桂蓝

与戴耀廷已经入狱。还有，“最唏嘘是一些没法复活的生命。”在台港生Krystal说。

阿欣则对戴耀廷的现况感到唏嘘。《时代革命》中，戴耀廷受访说，勇武的人比他要更爱香港，因为他最

多只是入狱16个月，勇武则可能坐十年。“我听到这句的时候觉得好心痛，因为现在他在牢里面，可能坐十

年都不止。”

在台湾看到这两部香港看不到的电影，Keith有一种不现实感。“这是我在台湾看的第一部香港抗争电影，

觉得自己好像这里的少数民族。那个感觉是劫后余生，好像终于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还可以看到香港人

看不到的东西。原来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抗争、流亡，那么多伤口好像是好了，但电影又提醒我，

原来事情发生并没有那么久。”

看著电影，Color有时会忘记自己身在台湾。“我知道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两部电影，第一感觉是还好还有台

湾。”不过电影中，也有受访者分析中共的策略，在香港之后，下一步就是对付台湾。原本充满啜泣声的影

厅内，在那一刻仿佛突然静了两秒。

对台湾人来说，这两部电影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众在台港人所欣赏的国际沟通效果呢？28岁的台湾影迷王彦

廷肯定 这种说法 他曾经 太 花运 在《少年》中看 年轻抗争者 临家庭冲突和 侪之间 情



廷肯定了这种说法。他曾经历太阳花运动，在《少年》中看到年轻抗争者面临家庭冲突和同侪之间的情

感，让他很能投射自己的心情。“当你要去现场，你会受到很多来自家庭的挑战，慢慢的在参与民主的过程

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这些人性的微观互动，在他看来是普世价值的东西，“是超越国界的”，所以能够

打动他。

《少年》剧照。 图：预告片截图

王彦廷说，那么多台湾人愿意在工作日的白天或下班后的疲累夜晚入场去看一部电影，“你坐在电影院的椅

子上过完了86分钟（《少年》的片长），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台港生Chris相信，电影只要拍出来，就已经存在，虽然现在身在香港的香港人看不到，但一定会有人看

到。“只要还有人看的时候，电影就有它的价值，不论是香港人还是海外观众，最紧要有人看，就有存在价

值。可能过三十年，将来有人翻出这电影来看，电影是可以超越时间的。”

在《时代革命》的片尾，有受访者说，很想再上gear再去前线和手足一起战斗。Keith也有一样的欲望。但

经历流亡的压抑和阴暗，他已经很难在影厅里放心地哭出来。“我还是走不出来，看了两部我都还没办法跟

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没办法表现真实的自我。”



和Keith相似的还有同是流亡的Jacky和家希。看完《时代革命》，Jacky一夜未眠。家希曾在台湾观看《理

大围城》，半途因为情绪无法承受而离场。这一次，她不敢再入场看《时代革命》。

但也有人被同场观影的气氛所鼓舞。Krystal说，完场之后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和鼓掌，“心头一阵鼓动”。

“我发现有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回到了‘日常’，或者说，大家根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著平常日子的心理，只

是暂时在台湾或别处觅到表面的一片宁静，内心深处依旧是永远未忘的香港。”

同场亦有许多台湾人。26岁的台湾人子晴曾在香港工作三年，曾在周末出门购物的途中吸到催泪烟，今年

回到台湾。看完《时代革命》，她开始想多多关怀在台湾遇到的香港人，也想跟台湾人分享香港的事。“至

少我以后可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香港的事，你可以去看《时代革命》，或者我会跟他讲我在电影里看到

的事。”

“你现在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了。”我说。 
 “你也是呀。”她说，“这一个世代都是。” 


文中Jacky、Jason、Keith、Chris、Krystal、马先生、Color、阿欣、K、王彦廷、子晴、雅婷均为化名


